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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中母亲的内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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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四对华人母女的人生经历。本文运

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剖析书中母亲的形象，以揭露二战前后的中国妇女所遭受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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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出生在清朝末期，当时的男权社会为她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

将她们的言行和思想牢牢地束缚在方寸之内。她们从小便被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认为女性

应屈从于男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没有自我，她们受到男性的奴役，以男性的喜恶为喜

恶，自觉地充当着第二性的角色。她们被禁锢在一个个小家庭之中，被动地接受社会和男性

强加给她们的命运。

1. 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

纵观《喜福会》，我们可以看出在旧中国，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情况极为严重， 但女性

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她们依附于男性不仅是由当时社会的制度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社会

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清朝刚刚覆灭，男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女

性的职责是生儿育女，做一个家庭主妇。女性犹如笼中鸟被困在一方方小院里，依附于男人

而生存。而掌管中国经济命脉的行业被牢牢掌控在男人手中。因而，从整个社会而言，男性

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

在家庭中，男性掌握着经济大权，女性则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因为没有收入或收入过

低，无论女性想要获取什么，都要从男性身上着手。有的通过讨好男性来达到目的，有的则

凭借其他方式让男性答应自己的要求。吴青的二姨太则抓住了吴青的弱点，经常以假自杀的

方式来逼迫吴青让步。凭借这样的手段，她得到了房子和金银珠宝，夺走了四姨太儿子的抚

养权，并成功地让吴青收回了对四姨太的承诺。而四姨太也就是安梅的母亲原本希望通过讨

好吴青来得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愿望却因二姨太而破灭，她最终绝望自杀。尽管际

遇相异，吴青的二姨太和安梅的母亲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她们对吴青的依赖。二姨太的自

杀要挟和四姨太的卑微乞求，实质上都是企图从吴青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在她们看来，从男

性身上得到经济上的支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了依靠男人，她们别无他法。而一旦男人无

法或不愿给予她们经济来源，她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也是安梅的母亲绝望的原因之一。

女子结婚前在经济上依靠父亲，结婚后依靠丈夫，丈夫死后则依靠儿子。从顾映映婚前

家中庆祝中秋的活动以及婚后家中奴仆使唤情况可以看出，顾映映的娘家和夫家皆是十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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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嫁人前，她依靠着父亲生存，而当她嫁给第一任丈夫之后，顾映映成为了一个标准的

家庭主妇，依附于丈夫生活。一失去丈夫的宠爱，她的地位便一落千丈。琳达成为童养媳后

一心侍奉婆婆和丈夫，夫家不允许她外出工作。因为要依靠丈夫生活，她的地位十分低微。

经济上的不独立让她对丈夫和婆婆言听计从，无力违抗，即使有再多的苦楚和不公也只能默

默忍受。而吴素云在离开中国前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夫人，没有自己的工作，只能依附着丈

夫生活。

女性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在旧中国是极为普遍的，这是整个社会的状况，它令父权制度

更加牢固，也使男尊女卑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在无形中给女性套上了

一层枷锁，女性若不摆脱它，就永远无法得到自由和平等。如果女性能脱离男性，自主坚强

地生活，才有可能能实现真正的独立。

2. 男权社会的规则对母亲们的压迫和摧残

旧中国的封建思想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和尊严，中国旧社会要求女人要服从父亲，丈夫和

儿子，如此女人一生中永远只能听从男人的安排，在男人面前她们丧失了话语权，只能像菟

丝花一样依附于男性，对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被动地接受。

在旧中国，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在婚姻上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琳达两岁时就被母亲

许给洪家做童养媳，她的婚姻由不得自己做主。不止如此，父母们对儿子的态度和对女儿的

态度大不一样。男性被当做是家里的顶梁柱，受到尊重。而女性的地位和价值不是由她自己

的努力或能力决定的，而是由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以及对她的态度决定。龚林达认为“中

国人称女儿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儿”（谭恩美，2010：

41）。女性的普遍地位十分之低，但若是能嫁给权贵或富豪，女人的价值便会提高。当洪太

太上门向琳达求亲时，琳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

点心那样招人馋”（谭恩美，2010：41）。从那以后，琳达的母亲就把琳达当成洪家的人，

一言一行都以洪家的媳妇为标准来要求她，仿佛她存在的价值就是嫁到洪家去。“因为我已

经许配给洪家做媳妇了，所以家里似已将我看待成别姓人。”（谭恩美，2010：43）她的母

亲一直给她灌输侍奉公婆，听从丈夫的思想，努力把她培养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和媳妇。

男人不允许女人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嫁人后女子要服从丈夫，以夫为天，做一个顺从

贤惠的媳妇。琳达进入洪家做童养媳后，努力侍奉婆婆，照顾丈夫，对他们言听计从，不敢

有丝毫违抗。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无论是烹饪还是女红都无可挑剔，连吹毛求

疵的洪太太也无法找出瑕疵。即便如此，她仍然遭受婆婆的无理刁难和丈夫的冷淡厌恶。丈

夫不愿与她圆房，婆婆却因为她没有怀孕而责难她，这一切并非她的过错，可她至始至终都

未说出真相。于她而言，这是为人媳为人妻应该承受的。即使再痛苦，她也不能违背封建礼

教和父权社会的规矩。

安梅的母亲成为寡妇一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吴青看上，受到其侮辱之后不得不嫁给

他做四姨太。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之前的同一天，她还在六和塔前起誓，保证会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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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妇道，为丈夫守节。封建社会给她灌输了从一而终的思想，也同样打破了她从一而终的愿

望。尽管她不愿意嫁给吴青，但在旧中国女性的观念中，失贞的女人只能嫁给对方，她别无

选择。可是她的家人并不理解她，反而以她为耻，不愿再与她有任何关系，她被亲生母亲赶

出了家门，还被迫抛下了自己的女儿。她为此承受了莫大的痛苦，而罪魁祸首吴青则未受到

任何指责或惩罚。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特权，对自己四姨太所受的折磨视而不见。从

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安梅的母亲处境的悲惨。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

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

地垂着。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

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

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谭恩美，2010：213）

嫁给吴青后，安梅的母亲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迫。心理上，她忍受着内心的耻辱

感，家人对她的怨恨与疏离以及对女儿的思念。生理上，她要忍受吴青以及二姨太的折磨。

在吴家，她地位卑微，对于吴青而言，她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吴青对她没有爱，更谈不上

尊重。而她惟一的希望——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因为二姨娘的假自杀而破灭。在绝望之际，

她生无可恋，吞生鸦片自杀了。

顾映映原本是一个美丽，纯真，高傲的女孩子，在嫁给第一任丈夫之后，映映失去了自

我。她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婚后整颗心都放在了丈夫身上。因为太过依附于男人，她失

去了生活的重心，变得患得患失，也磨灭了自己的个性。为了留住丈夫的目光，她想方设法

打扮自己，努力展现自己的女性气质，为了丈夫的一点爱而自哀自怜，逐渐由一个纯真少女

蜕变为深闺怨妇。丈夫无数次的背叛和伤害使她的生活变得灰暗。为了报复丈夫，她曾跳水

自杀，后来甚至亲手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在婚姻中，女性就像是提线木偶，那根线

始终被男人握在手中，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男人摆布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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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 Immanence in The Joy Luck Club

ZHOU Ning, Tan Qio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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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Joy Luck Club is the first novel of Chinese American female writer, Amy Tan, which helps

establish her great reput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Four pairs of Chinese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described at length abou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mone de

Beauvoir’s Feminist Existentialism,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se mothers with distinctive

images, and to expose the oppression suffered by Chines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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